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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了 华 灯 璀 璨
——记北京市城市照明管理中心华灯班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常 理

夏季高温下，在北京长安街上清洁
护理华灯，是怎样的体验？这恐怕除了
华灯班班组的成员之外，没人知道。

隶属北京市城市照明管理中心的
华灯班，自 1959 年成立以来，59 年如
一日，对天安门广场以及长安街上253
基华灯清扫、检修和运维，确保了华灯
的安全稳定运行。

经历岁月的变迁和时代的发展，华
灯班逐渐锤炼成一支服务祖国心脏的
精干电力之师，他们不仅守卫着华灯的
璀璨，更见证了国家的繁荣昌盛。

日前，记者走进华灯班，倾听“掌灯
人”背后的故事。

五代人

今年初，当 40 岁的陈春光从老班
长孟庆水手上接过华灯班“帅印”的同
时，华灯班正式过渡到第五代班组。

59年时光荏苒，时代变了，成员变
了，技术装备也变了，但华灯班对于华
灯的那份责任与爱始终没有改变。

孟庆水，大家都亲切地称他为“孟
老大”，因为他是班里年龄最大、资历最
老、经验最丰富的成员。虽然他从一线
岗位上退下来，但是仍然肩负着华灯班

“传帮带”的任务。
孟庆水常说，华灯于1959年10月

份建成，自己是1960年1月份出生，守
卫华灯，是他一辈子的使命和职责。

从弱冠到花甲，孟庆水检修清洗
华灯已经 39 年，他对每一个灯座、每
一盏明灯都熟稔于心。“华灯有 9 球莲
花 灯 和 13 球 棉 桃 灯 两 种 ，一 共 253
基。其中长安街有 143 基，广场及天
安门内有 110 基，100 个灯座上有 100
个不同的花案，象征着百花齐放。”孟
庆水说。

每年 5 月份到 9 月份，是北京最炎
热的季节，也是华灯班最忙碌的时候。
为了每年国庆节期间华灯能够以最好
的状态向世人展示，这个北京最难熬的
几个月华灯班要对 253 基华灯、6000
多个灯球做全方位的清洗检修。同时，
还要对华灯的光源、线路、镇流器、保险
等核对、记录，为日常运行维护工作提
供详实依据。

拆卸、擦拭、清洗、安装、加固
……华灯的维护保养是一体化的团队
工作，一辆华灯车上，包括司机、交
通指挥人员、专业维护管理人员等10
多人。灯球是玻璃做的，拆卸灯球是
个细致活。在暴晒的阳光下，汗水滴
在灯球上噼啪作响，拆下来的灯泡抱
在怀里不能滑、不能松，十几个人流
水线作业，手递手地干活儿，工序之
间的配合比传递接力棒还要谨慎。华
灯班的小伙子们天天在高空抱着玻璃
球工作，他们笑着说自己的一招一式
都能绣花了。

“我们的工作时间从上午 10 点开
始，逐渐进入一天最热的时候，太阳晒
得人能掉一层皮，往往检修刚开始，队
员 们 的 衣 服 就 已 经 湿 透 了 。”陈 春
光说。

由于特殊的工作月份，再加上特殊
的工作时间，对于华灯班的成员们来
说，中暑是家常便饭的事。20包人丹、
两盒十滴水、一盒藿香正气水是华灯班
每天工作中的必备。“每次回来，药品基
本都耗光了。再身强力壮的小伙子，也
禁不住这样晒。”陈春光感叹。

要说华灯班的工作，没有最艰苦，
只有更艰苦。每盏华灯顶部有一个很
大的竖状灯体，工作人员需要坐在灯罩
顶部的金属表面上把灯体摘下来，再检
修里面的灯泡和电路。要知道，经过暴
晒后的金属灯罩的温度，能直接摊熟鸡
蛋，队员们直接坐上去，那感受，可想
而知。

四代车

7 月 3 日，记者随检修人员登上华
灯车的工作平台。“升车！”随着检修人
员一声令下，平台开始平稳地升起，升
高到 12 米的位置时，平台刚好停在华
灯的灯罩下方。

平台停稳后，一位检修人员麻利地
爬上华灯顶部，熟练地拧松灯罩底部的
螺丝，轻轻卸下灯罩。站在旁边的另一
位检修人员立刻递上一只干净的备用
灯罩，华灯顶部的检修人员迅速把干净
的 灯 罩 重 新 装 好 ，整 个 过 程 不 到 5
分钟。

华灯班副班长宋晓龙告诉记者，目
前正在使用的是第四代华灯检修车，全
部采用液压装置，能自由升降、平移，平
台也宽敞多了。作业车上配备高压水
枪、气枪，不用卸下灯罩就能直接在平
台上冲洗，水也可以循环利用，既干净
又节能。一代代检修车，都是华灯班成
员们根据经验自己设计的，全世界仅此
一辆。

孟庆水一路见证了技术的进步：
“最早清扫检修时，用碗口粗、10 多米
长的杉篙搭成架子，上面铺上木板。光
搭架子就得半个多小时，人站在上面晃
晃悠悠的，清洗一基华灯，需挪动三四
次架子。每挪动一次，工人们就要先下
来，然后再爬上去。常常是一上午才能
洗完一基。而且，过去没有安全帽，大
家是戴着草帽修灯；也没有专用的检修
车，第一代华灯车是解放车改装的，灯
球摘下来也是放在大竹筐里。”

“现在清洗一基华灯，最快15分钟

就可以完成，过去想都不敢想。”在孟庆
水看来，现在很多工作虽然可以用电脑
操控，但升降车、拆卸灯泡等仍是个技
术活，检修清理华灯工作最重要的还是
团队协作。

现在的华灯班共有 29 人，平均年
龄 26岁，最小的 22岁。在看似简单的
清扫工作中，华灯班每个人必须严格按
照交通指挥疏导、华灯车操控、灯球拆
卸、灯球清洗和检修作业等6个步骤37
个环节精准完成。

“这么多年来，华灯在一点点变化，
我们的工作也跟着变化，一切都在变，
而且变得越来越好。”与华灯相伴几十
年的北京市城市照明管理中心华灯班
成员韩连贵不禁感叹。

如今，在北京市城市照明管理中心
现代化的监控室里，利用首都城市照明
监控指挥系统，华灯已经实现智能化开
关灯和实时精准监测。如果哪盏灯出
现异常就会立即报警，华灯班会第一时
间赶到现场处理。

一生情

每天清晨，伴随着国旗升起，华灯
熄灭；傍晚，国旗降落，华灯初上……

如果说华灯班的成员们有一个梦
想，那就是一定守护好华灯，守护好长
安街璀璨的夜空。

“最高兴的时候就是看到我们的华
灯白天很整洁，夜晚很明亮。那一刻我
知道，这是我们维护的华灯，是我们的
骄傲。”孟庆水说。

一年夏天的夜里，天安门广场附近
突然下起了冰雹。正在家里睡觉的孟
庆水，隐约听到雹子砸在窗户上的声
音，一个激灵爬了起来。他迅速冒着冰
雹大雨赶到单位，华灯班的小伙子们不
用招呼，一个个也连夜赶到了单位。大
家急火火地上了巡查车才发现，孟庆水
身上还穿着睡觉的跨栏背心和短裤，脚
上穿着拖鞋……

在那个风雨交加的夜晚，孟庆水愣

是穿着这身行头连夜和同事们巡查了
所有华灯，把所有受损灯球记录在册。
雨还没完全停，大家即换上工服，登上
华灯车，一个个地维修、清洗。

“大家心里疼啊，辛辛苦苦清洗维
修好的华灯，一场雹子又给砸伤了。万
一灯球被砸裂了没及时发现，掉下来伤
了人就是大事故。”每当回忆起这段往
事，孟庆水担心的不是自己的身体，而
是担心华灯有没有出问题。

副班长宋晓龙是个跟华灯有缘的
人。他家三代都是“掌灯人”，爷爷宋志
龄十几岁就在皇城周边街巷点煤油灯，
后来煤油灯变成电灯，爷爷变成修灯
的。“每天天蒙蒙黑就出去了，骑着大二
八自行车，车前大梁上挂两个兜子，装
着保险丝、螺丝，车后两边挎带两副脚
扣，一大一小，车后座架上放两盒灯泡，
晚上去责任区转，12 点多才能回家。”
宋晓龙说。

到了父亲宋春生，又是在路灯队干
一辈子。宋晓龙记得，自己小的时候，
总感觉父亲跟别人不一样。“人家都是
白天上班，晚上休息，我父亲正好相
反。”那时的宋晓龙就对路灯产生了
兴趣。

2003 年，宋晓龙第一次登上华灯
车，没有恐惧和晕眩，有的是巨大的兴
奋。“我就想知道，爷爷和父亲奉献一生
的工作到底是什么样的。”

10多年来，由于工作原因，宋晓龙
几乎没有在家吃过年夜饭。对他来说，
回家时已是凉了的饺子、落幕的春晚，
更是大街上、胡同里每一盏放着光亮的
路灯。

从自行车到大板车再到敞篷大
解放，直到现在的工程车，从人工挖
掘杆子坑到机器化 10 分钟搞定，从
自带干粮到盒饭、从盐汽水到冰镇饮
料，宋家三代人见证了城市路灯工作
的变迁与发展。宋晓龙非常明白守
护华灯的意义：提到北京就想到天安
门，提到天安门即可想到世界上独一
无二的华灯。

陶瓷艺术大师黄建宏——

40 年 专 注 青 花 瓷
本报记者 杨阳腾

青花瓷源于中国，最能代表中华民
族沉稳含蓄的风骨。骨质瓷始创于英
国，是世界公认的高档瓷种之一。广东
梅州市大埔县怡丰园实业有限公司创

作设计总监、广东省陶瓷艺术大师黄建
宏经过多年摸索，把代表中西方瓷器文
化的两种典型元素融合创新，打造出具
有鲜明特色的大埔青花骨质瓷。

今年54岁的黄建宏是大埔县高陂
镇人，该镇是广东四大陶瓷产区之一，
从商周时期开始制作陶器，距今有800
多年历史，享有“中国青花瓷之乡”“南
国瓷都”“陶瓷之乡”“白玉城”等美誉。
在浓郁的陶瓷文化熏陶下，黄建宏自幼
爱好陶瓷艺术，1979 年高中毕业后跟
随当地老艺人学习陶瓷创作设计，在白
胎上彩绘创作。“我没接受过正规的绘
画艺术教育，彩绘技艺都是老师傅手把
手教出来的。”黄建宏告诉记者，在传统
中学习，在工艺中苦练，正是在师徒传
承中，他慢慢领悟到“泥巴”变艺术的神
奇，也迷上了这个传承千年的职业。

“做瓷艺是个辛苦活，需要有‘工匠
精神’，用细心、耐心、恒心对待这个职
业，一步一个脚印才能坚持下来。”和陶
瓷艺术打了近40年交道的黄建宏喜欢
边听古典音乐边创作，喜欢且擅长与瓷
器对话。“陶瓷是有生命的，凝神静气和

瓷艺无声地交流，一切喧嚣浮躁都会被
抚平。”黄建宏说。

在长达40年的艺术创作中，黄建
宏善于传承传统又不拘泥于传统，在
色料、泥釉配制等方面深入探索，使
传承技法不断完善。黄建宏介绍，青花
骨质瓷是以牛骨粉、黏土等为基本原
料，通过高温煅烧而成的一种瓷器。因
其“薄如纸、白如玉、明如镜、声如謦”等
特点，被誉为“瓷器之王”。2008年，黄
建宏和怡丰园研发团队开始了漫长探
索之路，先从小的杯子、碗碟尝试，开发
样本、尝试烧制，失败、改造、再失败、再
改造……直到 2014 年初才摸清规律，
小批量试生产，最终实现批量化生产。

今年5月份，黄建宏和梅州市陶瓷
工艺师黄进添、张志刚三人纯手绘的全
国最大青花骨质瓷作品《清明上河图》
亮相深圳文博会，荣获“中国工艺美术
文化创意奖”金奖。

哈萨克斯坦留学生鲁斯兰：

“熊猫血”传递跨国情
本报记者 周明阳

鲁斯兰是一名 26 岁
的哈萨克斯坦青年，在中
国学习了将近 10 年。与
一般人不同的是，鲁斯兰
身上流淌着罕见的 Rh 阴
性血，这种血型在中国十
分 稀 有 ，被 称 为“ 熊 猫
血”。在中国留学期间，鲁
斯 兰 累 计 献 血 量 超 过
5000毫升，相当于把全身
血液换了一遍，人们亲切
地称他为“熊猫侠”。

2009 年，年仅 17 岁
的鲁斯兰来到中国，先在汉语培训班学习两年，又在海南
大学读工商管理专业本科，在美丽的海南岛度过了 6 年
时光。2009年的一天，鲁斯兰在校园里偶然看到很多同
学在一辆医务车前排队，询问后得知他们正在义务献血，
于是决定加入他们。从那以后，每隔6个月，鲁斯兰就会
献血一次。

“中国的相关法律规定，两次献血时间间隔至少6个
月。但是，由于当时汉语不好，听不懂医生的解释，我每
个月都去献血，但一次次被婉拒，”鲁斯兰笑言。在他看
来，坚持献血并不是什么了不起的壮举，他说：“我母亲从
小就教育我要乐于助人、积德行善。我认为爱是不分国
界的，帮助任何国家和民族的人，都可以带来心灵慰藉。”

2013 年 9 月 7 日，习近平主席在哈萨克斯坦纳扎尔
巴耶夫大学演讲中讲述了鲁斯兰无偿献血的故事，并对
他的举动给予高度赞扬，称赞他是“中哈友谊的使者”。
鲁斯兰说，听到自己的名字，整个人都懵了，“我一直认为
献血只是一件小事，从未想到能受到中国国家主席的关
注”。他感到非常荣幸，更坚定了信念，要为推动中哈两
国更加密切的交流合作搭桥梁、作贡献。

本科毕业后，鲁斯兰考上北京科技大学管理科学与
工程硕士研究生，来到北京继续深造。因而，他无偿献血
的足迹也由海南跨越到了北京，每年两次献血已经成为
他雷打不动的习惯。随后，鲁斯兰加入了稀有血型爱心
之家和稀有血型联盟两个公益组织，这两个组织全部由

“熊猫血”志愿者组成，每当全国任何一个地方出现需要
“熊猫血”的危重病人，信息都会被发到这两个组织的微
信群，距离病人较近的志愿者会伸出援手。

在中国，鲁斯兰收获了幸福美满的家庭。还是在海南
大学读书时，鲁斯兰与漂亮的蒙古国女孩格日乐一见钟
情，征得家人同意后两人直接在大使馆领了结婚证，他们
的女儿索菲亚也出生在中国。鲁斯兰说，中国是他的第二
故乡，在中国生活让他感到无比幸福，生活在这片土地上
的人们也是他的同胞，他愿意尽最大努力去帮助他人。为
了能够帮助更多人，鲁斯兰提出可以由血站向急需的患者
提供自己的电话，只要有需要，他就会赶来献血。

今年6月份，鲁斯兰从北京科技大学硕士毕业，他打
算留在中国工作，为中哈两国关系的发展作出更多贡
献。“我在中国读书期间认识了很多朋友。”鲁斯兰说，刚
到中国的时候，很多朋友并不了解哈萨克斯坦，自从有了

“一带一路”倡议，关于两国间合作的新闻报道越来越多，
让越来越多的哈萨克斯坦留学生有机会来中国读书，了
解中国的文化和百姓的生活。“我希望两国友谊长存。”

胡俊与中欧班列的故事
本报记者 齐 慧

“自2006年6月16日义乌西站开站至今，我一直从
事调车工作。2014年 11月 18日，义乌开出首趟至马德
里的中欧班列，就是由我们调车班组负责编组的。”今年
38 岁的胡俊是中国铁路上海局集团有限公司金华车务
段义乌西站调车长，中等个头，身材敦实，声音洪亮。

目前，中欧班列开行数量和范围越来越大，已成为沿
线各国加强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提升经贸合作的重要载
体。但是，班列上的货物并非运往同一个目的地，将一列
装有不同去向货物的列车做分解，然后根据目的地再重
新组成一列新的车列，需要依靠编组调车作业。

“调车作业作为义乌中欧班列的头道工序，最重要的
任务就是确保每趟班列在解体编组后，在规定时间里安
全地将其送到指定位置，从而为班列安全、正点到达目的
地开好头、起好步。”胡俊说，从事中欧班列调车工作使命
光荣，再苦再累也是甜。

调车作业都在室外，调车长是铁路运输中最辛苦、风
险最大的工种之一。夏天，室外热浪翻滚，线路、钢轨和
车体温度超过 50℃，冬天则天寒地冻，滴水成冰。无论
什么样的环境，都必须坚守岗位，确保调车作业安全正点
完成。

谈及中欧班列开行之初的困难，胡俊记忆犹新：“中
欧班列刚开行时，困难很多，主要是站场能力不足，股道
少，调车作业受限，效率低。我接到每批作业计划时，先
要提前预想，找出安全关键点，提醒班组人员注意。在货
场取送作业时，必须对线路状况提前检查，确保安全。”

“近年来，铁路注重基础设施建设，强化对线路、站场
设备的改造，条件不断改善，铁路调车岗位也发生了很大
变化，调车作业能力和工作效率大幅提升，满足了中欧班
列安全、快捷、高效的运输需求。”谈及中欧班列的发展成
就，胡俊十分兴奋，现在我们单班的调车作业量实现了翻
番，调车作业也由手动信号变为无线电指挥，提高了运输
生产力。同时，调车作业安全控制由过去“人盯人”转变
为“人防+物防+技防”新模式，运输安全更有保障。

目前，中欧、中亚回程班列开行步入常态。通过新时
代丝绸之路，电脑、机械和轻纺等“中国造”进入中亚、欧
洲市场。奶粉、红酒等产品随着这条大通道运到中国，再
通过当地销售渠道走进城乡大小超市，惠及亿万家庭。

本版编辑 许跃芝 梁剑箫

黄建宏正在从事陶瓷艺术创作。 杨阳腾摄

上图上图 华灯班组员在拆卸灯罩华灯班组员在拆卸灯罩。。

右图右图 华灯车在检修和清洗华灯华灯车在检修和清洗华灯。。 常常 理理摄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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